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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人物

胡润：
六千万“乐退”门槛

不是玩笑

深读·人物

网上帮农民叫卖苹果、炮轰县城的烂
路、送孤残孩子去北京治病……微博互动
完成这些事后，王涛成了红人。

王涛刚当了 5 个月延安市宜川县云岩
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这一身份也是在新浪
微博上实名认证的，昵称是网友起的———

“百姓大于天”。
但这些事，有点不像是一个副镇长能

做出的。

后遗症
11 月 16 日，34 岁的王涛接到了入选央

视 2011 年度“三农”人物候选人的电话。
这位陕西延安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

此前在微博上替农民吆喝卖苹果，一下子
火了起来。

他觉得入选是好事，可以宣传一下当
地政府的形象，还能再帮农民推广推广苹
果。

王涛要去延安市委宣传部盖章，得先
找宜川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开介绍信，不
巧，两个部门的负责人都外出工作了。

给宣传部的同学打电话，这位同学很
犹豫，说“不知道领导会不会同意”。

他感觉有些微妙，就跟他在微博上“吆
喝”宜川苹果一样。

他亲自押车，把苹果运往北京、海南，
当地 40 吨滞销的苹果顺利外销。回来后，他
去几个村里，果农们拍手称好，再三感谢。
但同僚的声音，却不一样。

他的一位同学去别的乡镇办公，有的
镇干部直接问：王涛这么做，是不是想当官
想疯了？

“我同学说这件事时把我逗笑了，说没
有压力也不可能。”

卖完苹果后，宣传部曾建议围绕这次
“微博助农”，拍一个宜川苹果和王涛的专
题片，好好宣传一下，结果没了下文。后来，

宣传部的一位领导告诉王涛，“县领导没有
表态，既不肯定，也没否定。”

王涛纳闷了，微博直播卖苹果，都是展
示政府正面形象，镇长、宣传部长都很支
持，可事情为啥变得这么微妙呢？

有和王涛关系不错的官员让他自个儿
想想：你一个副镇长的身份，做这些事合不
合适？你做了后，领导会怎么想？

“一个好的领导，完成上级领导交代的
事情就是尽职了。不是上级部门、上级领导
布置的工作，你为什么去做？这不是多此一
举、多管闲事吗？”熟人“点拨”他。

当时“吆喝”卖苹果，王涛还真没想到
这会对自己的仕途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现
在回过头来想想，结果可能有两个：碰到开
明的领导肯定会赞成他为百姓办实事，但
也有的会想：王涛这个人怎么这样，没允许
怎么去做？

再后来，人民日报也派记者来采访他
了，王涛在单位更是刻意低调，闭口不说卖
苹果的事，即使有同事偶尔提起，他也岔开
话题。

爆料人
刚“吆喝”完苹果，王涛看到知名网友

发起的“随手送书下乡”活动，就开始联系
申请，村官卢延佳负责统计全镇符合条件
的各村学生名单。

一周前，王涛和卢延佳把收到的 417 本
新华字典发到镇上各村贫困家庭的小学生
手里。

“下一步打算，在云岩镇 21 个村和一个
社区，都设立农民图书借阅点。”

说是想低调，但在微博上王涛从没低
调过，最高调的，是实名“炮轰”一条无人管
的搓板路。

“我现在不愿意说这事了，如果领导对
我产生误会，可能就是从那条微博开始

的。”
那是 7 月 30 日下午，王涛将母亲积攒

的废品拉到收购站，车子开到渭清公路，
“扑通”陷进坑里。

这段原本平坦的省道，2008 年附近修
建高速时，被大货车碾轧成烂路。

回家后，王涛就把这条路的情况发上
微博曝光，还附带积水的照片。

这条微博很快引起关注，因为王涛微
博的实名认证是：宜川县云岩镇副镇长。

省里的媒体去采访，王涛领着记者到
了现场。这家报纸接着刊发了“烂路无人管
副镇长微博实名爆料”的新闻，配的照片

是：王涛站在路中间，手指指向有积水的坑
洼处。

“你们家王涛太幼稚了。”看到报道后，
一位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学冲到王涛家
里，指出这么做“太不成熟了”。

王涛觉得没什么，“有的干部走这条

路，心里肯定要骂娘，但谁也不敢这么说出
来。”

妻子和母亲陷入恐慌焦虑。妻子担心
丈夫的仕途受影响，母亲后悔让儿子去送
那些废品。

王涛后来听到对他的几种评价：一种
是，不懂潜规则，戳到领导痛处；一种是，幼
稚莽撞，做事不讲方法，思想偏激；还有一
种是拍手叫好，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

不过，私下里领导对他倒没说什么。
随后，王涛又找县人大、政协和县交通

局反映情况，还给陕西省交通厅厅长发去
邮件。

“交通厅长管的就是交通，问题太多
管不过来不是理由。我要是厅长，第一反
应应该勇敢地站出来，诚恳地向宜川人民
道歉，并承诺积极处理问题。这是一个现
代官员必备的素质。”微博里，王涛说话毫
无顾忌。

几天后，县交通局局长郑革宝和王涛
推心置腹聊了近俩小时，并说：县主要领导
一个月前就下了年底前渭清路必须铺成柏
油路的任务，省公路局已现场勘察，进入最
后设计阶段。

道路施工当日，郑革宝给王涛打了电
话，希望他能到现场，微博直播工程进展，
因为“政府职能部门有责任也有义务给全
县人民和一直围观的网民一个满意的交
待”。

“对于保守的官员来说，我的爆料可能是
‘负面新闻’，我们的官员还没适应信息时代
变革对政治生态的重大影响和挑战。”王涛专
门写了 11 条“当交通局长遇上较真公民”的微
博，把交通局比作一驾吃力爬上坡顶的马车，
自己不过及时帮着推了一把。

“其实，我可以直接去找交通局反映这
个问题，但我想尝试这样一种网络监督的
方式，网络问政终于变成了现实。”王涛说。

微博控
王涛最初并没有想在微博上闹这么大

动静，申请微博只是觉得“有姚晨，好玩，转
发些有意思的事”。

“吆喝”卖苹果的成功，让他开始正视
微博的力量；也因为微博，他和不少记者成
了朋友。但有些官员并不像他这样能接受
媒体与微博，而是“很敏感，有些惧怕，不敢
沟通，老担心会被曝光”。

王涛发现，省里某单位开设了微博，但
自说自话，离老百姓很远，没有互动。“随时
随地都有人在你周围织着围脖而你却视若
空气，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们做好思想准
备吧！”

“多数政府还没做好适应全媒体时代
的心理准备，一听到记者二字就如临大敌，
无从应对。政府必须接受媒体的监督批评
方能进步。”

几天前，王涛刚和县里的干部到村里
处理了一件遗留了几年的棘手问题。

“我和老百姓说，首先替前一届政府向
你们道歉，确实做错了，我们现在是来纠正
这个问题的，不是你的敌人，不是来作对
的。他们情绪一下子就缓和了，说那好，配
合你。”王涛举了这个例子，“这只是操作的
方法问题，互相不交流不沟通不行。”

在微博上，王涛并不避讳他的身份。转
发的“敏感”微博被删除了，他也会埋怨几
句。他也时时关注温州动车追尾事件，有时

“愤青”一下。
一面是基层政府官员，另一面又是在

微博上热情参与公共事务的网友，王涛坦
言，“两种身份的反差，感觉有些分裂。”

周围的同事申请微博的不多，即使有，
也不会像他一样在上面“乱说话”。“他们的
潜意识就是，做好领导安排好的事情就行，
不要做多余的。”

“我做事喜欢冲动，尽管每一次都是出
于公心，所以才经常和领导开玩笑说，要他
们替我把把门。”王涛自己的总结是，身处
这个环境，有些事没有按照特定的规则去
做，才会被认为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有时
候觉得很累，像是在悬崖边跳舞，说不定什
么时候掉下去粉身碎骨。

王涛老家在农村，父亲是位严肃刻
板的教师。1 9 9 7 年王涛参加工作，一直
在计生站工作，后来做到站长。今年 6 月
份，他才成为镇政府的副职，分管计生和
扶贫。

微博上，王涛常和“段郎说事”、“御史
在途”交流，几个人的感受是，有些事虽然
做得对，但“总有点和别人格格不入”。

不管是通过微博把村里的孤残儿童送
到北京治病、生活，还是给农民送书，王涛
得到的忠告是：以后少做。

“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以后还会这么
做。”他说。

在省城南部一栋叫做“铂
宫”的豪华别墅里，我和这个与

“财富”二字紧密联系的人对话。
有着英国绅士血统的他，言辞中
的狡黠与任何一个生意人并无
二致。

这不妨碍他赢得一些尊重。
以发布他人的财富数值实现自
己的创业梦想，以“新上海人”自
诩的胡润其实比我们更了解，面
对一份发布了 12 年的财富排行
榜，外界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
却从来没有毁掉他的生意。

就像一边高调地搬进别墅，
一边急切地把别墅的门窗紧锁，
富人的行为常常让人难以捉摸。
胡润百富榜说白了不过是一份
信则有不信则无的数字拼图，而
富人一方面恨它暴露自己，一方
面又迫切地需要它帮助自己找
准社会定位，并借以观察世人的
目光。

欧洲绅士的风趣使得我们之
间的谈话丝毫也不乏味。胡润一
本正经地替我们算账，当他宣布，
当你们拥有 6000 万元便可在济
南“乐退”时，大家笑了。

对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工
薪者而言，6000 万是一个绝对
虚无的梦。但我很快发现它或许
并非玩笑，这片别墅的投资者告
诉我，某个周末，有 45 名富人选
择了住进别墅。

如果与邻隔绝的别墅可以
视作一栋堡垒，那么，这 6000 万
的“乐退”门槛未尝不是一道基
准线——— 越过它，便是充分而稳
定的自由与安全。正如我们看到
的，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
越能具备自主权，越不依靠他
人，也越不臣服于环境。

或许，正是这种不安，让我
们在追逐财富的道路上走得太
急、太快。

一位副镇长的“双重面孔”
本报记者 任鹏

成为“最美女孩”之后
本报记者 孔雨童 孙芳芳

10 月 23 日，龙口姑娘刁娜和
老公在下班途中遇到一名遭遇车
祸的女子。在下车救护这名女子并
引导车流绕行过程中，刁娜被撞成
右腿骨折。这一事件经媒体报道
后，刁娜成了全国知名的“最美女
孩”，并登上了《新闻联播》。

荣誉接踵而至，刁娜住的小区
贴满了相关报道，很多朋友在单位
组织下写了向她学习的文章，为了
挖掘她童年时期的闪光点，一家媒
体甚至找到了她当年所在的幼儿
园……

“那其实是一个意外，可能每
个普通人都会去做。”这个双鱼座、
爱美的“ 8 0 后”女孩现在担心的
是，成了“最美女孩”之后，“以后出
门是不是不能跟朋友们大笑疯闹
了？”

“她就是个普通的孩

子，能有啥特别的”

躺在病床上的刁娜完全没想
到，她一夜之间就红了。

１１月 17 日中午，龙口家中，刁
娜刚刚结束了央视一上午的拍摄，
正在睡觉。

“下午还得继续拍。”刁娜的
母亲王春梅说，刁娜入选了央视

“十大法治人物”的候选人，因为刁
娜不愿坐轮椅登台，情况也不允
许，栏目组派了人过来拍摄她的短
片。在几小时的拍摄中，坐着超过
20 分钟腿就受不了的刁娜不得不
坚持着，一次次微笑着面对镜头。

这天下午，原定的除了短片拍
摄，还有省内一家单位来慰问，这
在这些天已经成了一种常态。

刁娜家从客厅墙边到扶梯上，
摆满了七八个大花篮，绶带上有各
种“父父祝早日康复”的字样。

车祸十多天后她的事迹上报，
刁娜养伤的日子变得忙碌起来。有
时早上还没穿好衣服，有人就已经
端着相机、摄像机在门外等候了，
压力之下，她提前出院。

11 月 16 日，出院后的刁娜在
微博上发了一句话，“家里就是比
医院好！”她想回家躲个清净，但仍
有不少人大老远地飞过来，王春梅
不忍心拒绝。几天后，一家媒体根
据刁娜老家所在的村子，几经辗转
找到了刁娜上幼儿园时的园长，让
她讲讲刁娜小时候的“闪光点”。

“你说，她就是个普通的孩子，
我看着长起来的，能有啥特别的地
方？”王春梅忍不住笑了。

其实，救人事件发生后，刁娜
一直没同意将这件事曝光。王春梅
回忆说，先是有病友听说了刁娜救
人的事，要给报社打电话，刁娜没
同意。后来，刁娜一位在论坛工作
的朋友来看她，也提出应该在论坛
上发一发，她还是说不行。

“俺这个孩子不好张扬，就怕
人家说她傻啊什么的，不想受到这
个事的影响。”王春梅说，刁娜自小
是个有自己主意的孩子。

刁娜救人后十多天，一名记者
登上 120 急救车体验生活，从一位
司机口中听到这件事，把事情报道
出来，11 月 13 日，刁娜上了《新闻

联播》，一下子成了家喻户晓的名
人。小区壁报栏里贴满了她的报道
和向她学习的感言。传达室的大爷
一看到有人问路，脱口就是，“找刁
娜的吧？”

“那天，孩子跟我说，妈妈，要
不我们回老家住一阵吧。”王春梅
说。

以后，是不是不能再

在大街上疯闹了？

即使躺在病床上，刁娜也是个
爱美的女孩子。自从腿疼得不那么
厉害了，她坚持每天起来花半小时
化妆，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在刁
娜房间的床上，陪伴她的有那个经
常上镜的“小灰灰”玩偶和一台
iphone、一台 ipad。

“我喜欢看喜羊羊灰太狼，到
最后小灰灰出来的时候，特别可
爱。”躺在床上睡眼惺忪的刁娜，看
起来就像个孩子。她是多年的网游
老手，等级不低，但技艺不精。

母亲评价女儿“容易心软”，看
到电视上有人受苦的镜头就流眼
泪，单位组织看《唐山大地震》，她
从头哭到尾。她的空间里，多数是
转载的爱情故事、情感哲理，还有
一些细腻的情感情绪，也化作文字
留在里面。

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中，刁娜
也有自己的冷静。“应该快过去了
吧。”在她眼中，这只是一个偶然发
生的事件，“很多普通人都会去做
的，而且把我写得太完美。”

几乎每家媒体都会让刁娜回
忆事发时的情况，还会问，“如果让
你重新选择一次，你还会选择救人
吗？”她回答，“如果重来一次，我会
先保护好自己，再去救人。”但是后
来报道出来了，这句话没有发。

事实上，至今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刁娜仍会后怕。“路上的车跑
得非常快，我很幸运那辆车打了
个弯，如果直直撞过来可能就完
了。”那辆车向她撞过来时，她一
下子晕了过去。等醒来的时候，她
发现自己的腿耷拉着，当即放声
大哭，“我废了。”老公跑过来安慰
她，“没事，咱都结婚了。”“结婚了
也不行啊！”

回忆起受伤以前，刁娜说那
是“特自在的日子”，每天早上 7 点
20 分上班，7 点钟卡着点起床，开
车到了单位，开始在酒窖里上班。
中午的时候，跟姐妹们一起开车去
买点好吃的。下了班，大家一起去
逛街、唱 KTV 。刁娜喜欢买衣服，
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看中了一
件衣服没买上睡不着觉。”

“以前想干吗就干吗，不知道
以后会不会不自在。”刁娜说，

社会上开展了向刁娜学习的
活动，一位朋友打电话来说组成了
三人小组，一个读报纸上她的事
迹，一个写演讲稿，一个上台演讲。
还经常有朋友会跟她说，以后是不
是得少出去，是不是不能再在大街
上疯闹了？

“我现在最想回到以前的生
活，还是那个自由自在的自己。”刁
娜说。

格人物观

我看不到他们的名字，当
他们被以 19 名幼儿的集体面
目，深深埋进一段段文字；我听
不到他们的哭泣，那一阵猛烈
的撞击声，瞬间就撕碎了他们
整个的童年；我看不到他们的
面孔，当他们永远滞留在上学
路上，只有一堆变形的铁向我
们无声控诉——— 这就是我们的
校车！

活着的人总有数不清的诉
求，死去的人却常常一句话也没
有。在琐碎的报端文字里，寻找
着他们的一点一滴，19 个幼儿
就像一片沉海的沙砾，水纹在汹
涌的浪花间翻身而去，那么快就
没有了痕迹。

他们远在甘肃一隅，而我仿
佛看到，他们就在距离我们不远
的角落。汽车拥堵了城市，但没
有一辆属于他们。正如他们进城
务工的父亲母亲，为城市的发展
插上了翅膀，自己却只是努力抬
起头，过客一般打量着这熟悉而
又陌生的城市。

生活就像一道无形的高墙，
将他们与父亲母亲生生割裂。现
实就像一道无形的大闸，将爱截
流在与他们无关的城市。

日新月异的变化屡屡让人
惊叹，疲于奔命的我们，每一个
都是心怀不安的失梦者。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疯狂点击网络上的
一张张强悍校车的图片，而我们
其实知道，问题并不单单是一辆
校车。

天黑了，我点上蜡烛，照亮
未来的路。

本报记者 石念军

19 名幼儿：

我看不到

他们的名字

被工作绑架，如何寻回心灵的自由？当他完成了行走中国的梦想
时，也也在在陌陌生生人人那那里里找找到到了了信信任任与与温温暖暖。

微博博行走，测一测“陌生人间的距离”
本报记者 张子森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走出去看看，但
是，会被时间、金钱、工作等各种原因束缚
住。真正走出去之后，就会发现束缚自己的，
其实只是自己而已！”

从 7 月 2 日开始，北京白领路东用微博
力量，完成了行走中国的梦想，“全程用时
108 天，走遍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抵达
82 个城市，游览景点 196 个，总里程 35159 公
里，借助微博共接受 72 位博友的直接赞助
及支持，总计花销 14940 元。 ”

通过微博直播和预告，他结识了大量素
不相识的网友，这些网友热情地请他吃饭，
把自家的沙发留给他住宿……路东的回报
是，用自己的镜头带着他们旅游，满足他们
的小心愿，比如拍一张老家的照片，让多年
未回家的人看看。这趟借助多位陌生人的力
量完成的行走，让路东重新定义了对信任的
理解。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下决心出门旅行之前，33 岁的路东和普
通的城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日复一日往返
于公司和家之间，对着电脑长达十几个小
时。

“工作、金钱、房子……你为了它们而打
拼，而这些，原本应该是为你服务的。”做过
主持人、编导等工作的路东也有外出的机
会，但都是拜工作所赐。

“生活中，除了工作还是工作。”路东决
定改变这种状态，理由有些灰暗：2011 年上
半年，有个朋友突然因为过劳而去世。

这个朋友也和路东一样，成了工作的
“奴隶”。他也有梦想，他的梦想和路东的很
相似：挣到足够多的钱，40 岁提前退休，然
后周游全国、周游世界。

但最终，他还未来得及走出去，就去世
了。

路东身边很多朋友总是说，等有机会
好好放松一下或好好出去玩一圈儿，可总被
各种事情烦扰着走不开，是时候改变一下
了。

“我抬起头，与云朵擦肩而过。脚下带着
的，是青草的清香。不想停下，也不愿停下。
因为我知道，每一个日升日落、花开花谢，都
是上天赐予我最美好的礼物。走出去，天很
大。走出去，地很阔。走出去，给自己一个全
新的世界。”微博里，路东这个“70 后”“文艺”
了一把。

“本人正式决定自 2011 年 7 月 11 日
起，用微博走遍中国。借微博之力、集博友
之爱，用时 2 — 3 个月，用最少的钱走最远
的路。放下一切工作与繁忙，捡拾沿途的点
滴温暖，收藏人生中最美的时光。”他在博
客中公开了自己的规划。

规划包括：发现并记录沿途被忽略的
美景，通过微博与大家分享；寻找需要帮助
的个人及家庭，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
通过微博寻求博友支持及帮助；寻找每一
站最幸福的伴侣，送上来自陌生人的祝福。

“没有时间的人，太多了”

路东的微博被转发几万次。7 月 12 日，
他带着智能手机、相机、笔记本电脑、背包和
行李箱，从北京出发，第一站就是西藏。

“一定要去藏民家做客，一定要去大昭
寺的‘艳遇墙’下静坐，一定要去‘仓姑寺’喝
甜茶，一定要去布达拉宫周围布施。”微博

上，路东向粉丝建议。
但是，“没有时间的人，太多了。他们希

望通过聆听别人的经历，满足自己被工作、
房子、车子左右，不能实现的旅行需求。”路
东微博上的 7 万多粉丝，每天转发评论路
东的微博，共有 300 多个不同城市的人，希
望路东到达他们的所在地时，能够和他们
共进晚餐，聆听他的一路见闻。

每到一个城市前，路东都在微博上发出
预告和请求，希望不同城市的博友提供相应
的帮助。

最佳路线图、特色美食……有博友甚
至发私信告诉他地址，邀请他到家里来。还
有让他搭车的、邀请同行的、请吃饭的、赞
助车票或景区门票的……“酉力涛先生”
说：“到重庆联系我，我们一起吃火锅。”

每到一个城市，路东都会用手机或者相
机拍下最美的风景，用文字记录最有趣的见
闻和最实用的旅行攻略，上传到微博和博友
分享。

飞机、火车、轮船、汽车、自行车，甚至
是驴车……越是简朴的交通工具，越是花
钱少甚至不花钱的旅行方式，收获的感情
越多。路东和赶毛驴的聊天，说一些农村里
才有的话题，不仅没有厌倦，反而津津有
味。

分别的时候，对方会邀请他去家里坐一

坐，如果因为时间原因拒绝了，老农或者自
助旅行者就会嘱咐他注意安全、小心感冒，
这和机场空姐“谢谢乘坐本次航班”的“礼貌
性道白”有着截然不同的感觉。

请转告一下，有个陌生人祝

他们幸福

旅行前一天，路东在北京世贸天街偶然
听到一对小时工夫妻的对话。男的问，渴不
渴？女的说，饮料太贵了，舍不得买。路东买
了两杯饮料，让服务生送给他们，并让他转
告，“有个陌生人祝他们幸福。”

路东把这件事发到微博上，博友转发的
很多，大家讨论，可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的帮
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旅行中，路东用微博和网友互动，顺便
验证这个问题。

第一个邀请他的是厦门鼓浪屿的一个
女孩儿，她在北京工作，很久没回家了。女孩
把老家地址给了路东，拜托他拍一张她家的
大门。路东拍完后把照片传给她。她说，看到
家里的大门很幸福，还说已经让她妈妈做好
晚饭，邀请路东到她家做客……

在福建，一个从未见过面的博友老郑安
排好房间，让司机把路东送到他住的地方；
在火车上相识的一对山东夫妇，邀请他去家

里吃住，并联系好车辆；在丽江束河，一位客
栈老板放心地把整个院子交给路东住……
路东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打扰人家的正常
生活，把一路上的故事和他们分享。

“人与人的距离并不远。在一个陌生的
地方，一群陌生的人，见面只需一个微笑或
轻轻地点个头，就可以成为好朋友。”他感
慨，更多的时候，陌生人之间因为不信任或
者羞涩，难以迈出第一步。

他至今在寻找一家人。那是 9 月 16 日
下午，他到北海银滩游玩，帮一家人拍了 40

多张照片，想回北京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他
们。但 20 多天后回到北京，那家人的手机号
码找不到了。10 月 22 日，路东发了寻人微
博，“希望能找到这一家人，把银滩美丽的回
忆寄给他们。”

“哪怕这一辈子都找不到他们，但至少
我知道，我给他们拍照的时候，他们面对
的，是一个没有了隔阂和抵触心理的陌生
人，照片上的微笑，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路
东说。

“人与人生来都是陌生的，通过帮助与
被帮助可能就成为朋友了。关注我的人都是
热爱生活热爱旅行的人，都是善良的人。虽
然萍水相逢，但彼此会有共通点。”

这个共通点，路东认为不是旅行，而是
埋藏在人性中的善良。

美 丽 时 尚 ，突
然间，成了救人于危难之间的英雄，她的生活
和心态发生了哪些改变？

一个“80 后”女孩，


刁
娜

在微博上却是位敢想敢
说、热心公共事务的网

友，两种身份的反差与更替，他如何游走其间？

一位基层官员，

王王涛涛在在卖卖苹苹果果活活动动中中接接受受采采访访。。

一位都市白领，

路东在内蒙古阿拉善巴音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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